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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在农村，定亲摆席是大事，
八大碗是摆席宴宾的最高礼遇，席面
没有八大碗，就称不上摆席。制作席
面，是焗掌的手艺，他们凭着一双灵巧
之手，把食材加工成可口美食，既能让
条件好的挣足面子，也要让条件差的
不失礼数。

定亲宴席一般中午 12 点前就开始
了。先上四荤四素八个压桌，谓之四

红四喜。酒至半酣，开始上“大件”，包
括鸡、鱼、元宝肉或红烧肉、江米食等
共四个，每个大件配搭至少两个热菜，
可荤可素，最后一个搭配菜是尖椒炒
肉丝，融合酸、甜、香、辣、咸五味于一
菜，喻示生活百味，颇显焗掌手艺。

八大碗是定亲宴席压轴的硬菜，
有肉膘片、瘦肉片、五花肉片、丸子、杂
拌儿、鸡块、酥肉、肥肉膘汤各一个，各
地大同小异。食材需要提前加工成半
熟，开蒸时，盛入粗瓷酱釉六寸碗，加

入大料、葱丝、姜码、汤汁，上笼屉小火
慢蒸至少 3 个小时以上，时间越长味
道越足。出笼时将粗瓷碗倒扣在细瓷
白碗中，称为“扣碗儿”，浇上精心调制
的汤汁，散发着浓浓香味的八大碗就
可以隆重上席了。此时要清桌，把桌
子上的酒菜撤下，腾出桌面，将八大碗
连同馒头一起摆上。

八大碗香沁心脾，肥而不腻，汤汁
醇厚，爽口淡雅。酒香、肉香、菜香弥漫
席间，笑声、吃声、碗筷相触声交织一

起，共同营造了定亲大席的喜庆氛围。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生活条件越

来越好，定亲宴席已改为在饭店举办，
仪式没有如此烦琐，时间也没有如此
之长，八大碗作为定亲宴席款待贵宾
的主打美食，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会
蒸八大碗的焗掌也越来越少了。传统
八大碗的独特香味儿和它所传递的浓
浓乡情，伴随着袅袅炊烟渐行渐远。

近些年来，八大碗悄然回归餐桌，
在一些饭店有供应，传承着这一乡间
美食的烹饪技艺，食材和做法已与时
俱进，改为荤素搭配，四荤四素或六荤
两 素 ，还 有 清 真 八 大 碗 ，颇 有 怀 旧 思
远、返璞归真的意义。

（作者单位：威县公安局）

2022 年的记者节前夕，我回忆
起 第 一 次 当 编 辑 的 经 历 。 那 是
1981 年的初春，我人生成长历程中
的一次难忘转折。

那年一月下旬,我脱下军装回
到家乡。由于之前在野战军部队
时，我有着专职新闻报道员的工作
经历，且做出了一些成绩并几次获
得军内外报刊社奖励和部队嘉奖，
一直对新闻工作情有独钟，以至于
当时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
免 试 进 入“ 七 二 一 ”工 人 大 学 ，去
跟 班 攻 读 工 科 课 程 ，以 求 有 所 发
展，竟被我婉拒了。那时，我退役
归来的心念便是，到党报做一名编
辑记者，如能遂愿，可谓梦寐以求
的工作选择和去向。

一天晚间，我和父亲来到报社
农财科科长黄黎的家中。黄科长
是 父 亲 的 学 生 ，是 资 深 老 报 人 。
对 于 我 们 的 到 来 ，黄 科 长 甚 是 高
兴 。 拉 过 家 常 后 ，我 便 将 自 己 在
部队的新闻采写经历和对编辑工
作 的 渴 盼 ，一 股 脑 讲 给 了 黄 科
长。黄科长为人热情且做事认真
谨慎，他表示，可以先把我发表过
的 文 章 拿 来 看 看 ，再 说 我 渴 盼 的
推 荐 事 情 。 第 二 天 ，我 整 理 了 一
下几年来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的
新 闻 和 文 学 作 品 ，分 装 进 四 个 厚
纸 袋 ，交 到 了 黄 科 长 手 中 。 记 得
当 时 黄 科 长 打 开 纸 袋 ，翻 看 了 我
在 内 蒙 古 、山 西 等 几 家 省 报 上 发
表的消息、通讯和言论，还没有全
部过目，便高兴地笑出了声来，连
连 说 道 ：“ 好 好 ，没 想 到 你 发 表 了

这 么 多 稿 子 ，我 们 正 需 要 你 这 样
的 人 呢 。 我 明 天 拿 给 总 编 看 看 ，
你等我信儿吧。”

没过多久，我接到口信，到黄
科长所在的农业财贸科去做农业
口的实习编辑。原来，黄科长将我
的情况向时任总编辑刘国昌介绍，
并将我发表的作品给刘总编看后，
刘总编对我的成绩表示了认可，并
提出让我先到报社实习一段时间，
看好后就办接收手续。

那天早晨，东方的太阳刚刚升
起，我便迎着凛冽的寒风，骑着自
行 车 来 到 报 社 。 到 报 社 伊 始 ，我
坐在农财科对门靠窗户的一个办
公 桌 前 ，直 接 接 手 编 辑 工 作 。 黄
科 长 让 我 着 手 编 辑 反 映 农 村 、农
业 方 面 的 稿 件 。 那 时 的 来 稿 ，大
多 是 手 写 或 复 写 在 稿 纸 上 的 文
字 ，还 有 写 在 规 格 不 一 的 白 纸 或
小学生作业纸上寄来的。黄科长
将 厚 厚 的 一 摞 子 来 稿 递 给 我 说 ：

“这些稿子你看看，能用的就编出
来。”对于从来稿中发现有价值的
新闻，删节、提炼、编辑，甚至救活
过 时 的 新 闻 事 件 ，我 不 发 怵 甚 至
感 到 得 心 应 手 ，这 得 益 于 我 在 部
队时的专职新闻采写经历。部队
报 道 组 的 战 友 们 ，常 常 会 为 捕 捉
到 的 新 闻 事 件 聚 在 一 起 ，从 导 语
到 主 题 ，从 内 容 到 形 式 ，切 磋 研
究、反复探讨后再行下笔，成稿后
再碰头修改并交给新闻干事删改、
把 关 、定 稿 、誊 写 。 这 个 流 程 ，实
际就是一次编辑和提高稿件质量
的过程。

起初，我理解黄科长交给我一
摞子来稿的意思，是把这些稿件全

部编出，以考察我的编辑水平和识
别能力。坐在办公桌前，我将一篇
篇来稿反复阅读和推敲，有时效和
价值的尽快编出，能救活的新闻事
件，联系作者补充素材尽量救活，
内容有闪光点的编成简讯……我
将编好的消息、通讯小故事和简讯
的原稿及誊写稿，有时还写上几句

“ 编 者 的 话 ”，不 时 交 给 黄 科 长 审
阅。作为老报人的黄科长看到我
编辑的稿件，一览过后便晓得我编
辑 出 的 稿 件 质 量 和 付 出 的 心 血 。
他笑着点了点头说：“不错！不过
我 给 你 拿 去 的 稿 件 ，都 是 自 由 来
稿，你就把那些基本成型的稿件编
出就可以了。”我理解了领导的意
思，心中感觉到了一阵轻松。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期 ，每 天 的
来稿常用麻袋盛装，可想而知，众
多自然来稿要挤上一张四版的铅
印小报，何等不易。然而，那些日
子我却编发见报了不少稿件，虽与
作者素不相识，但至今想起仍是一
件高兴的事情，同时我也经受了实
践考验和锻炼。

报社的编辑，大多是编采合一
的工作角色。我虽然只有短短一
个多月的实习编辑经历，却实实在
在地进入了一次记者的角色。那
天，我在翻阅自然来稿时，发现了
一篇写在学生横格纸上的稿件，作
者表达内容的写作手法，是消息还
是通讯不好界定，我浏览了一遍来
稿，感到稿件尚不能达到刊发的标
准，但文中说到的几件事却引起了
我的兴趣，心中好似发现了一座有
待挖掘和开采的矿藏般高兴。我
向黄科长说出了我想实地深入采

访 的 想 法 ，黄 科 长 同 意 了 我 的 请
求。

那时通讯联络不像现在这样
方 便 ，我 骑 着 自 行 车 找 到 位 于 城
市 西 北 方 的 大 马 大 队 ，几 经 问 询
找 到 自 由 来 稿 作 者 王 国 乔 ，在 他
家 简 陋 的 房 屋 里 作 了 深 入 采 访 ，
挖 掘 了 主 人 公 的 事 迹 ，核 实 了 故
事 的 一 个 个 细 节 ，同 时 走 访 了 当
事 人 。 由 此 ，一 个 受 人 夸 赞 的 农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的 形 象 ，在 我 的 脑
海 里 树 立 了 起 来 。 到 了 午 餐 时
间 ，王 国 乔 留 我 在 他 家 中 吃 了 一
碗 农 家 煮 面 条 ，我 便 与 他 握 手 告
别，回到报社。由于采访深入，写
作过程很是顺畅，一篇题为《这样
的事受人夸》的小故事很快写成，
以 我 和 王 国 乔 的 署 名 按 程 序 送
审。稿子后来在二版显著位置发
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报社当实习编辑的日子过
得 飞 快 ，转 眼 一 个 月 过 去 了 。 一
天，刘总编打问黄科长我的工作情
况和能力水平，得到了黄科长肯定
的答复，刘总编同意让有关部门适
时 到 复 退 办 提 取 我 的 安 置 档 案 。
等待的日子里，因报社人事变动等
原因，我到报社工作的事情未能如
愿。尽管如此，作为历练，在石家
庄日报社做实习编辑的经历，仍给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走
进了警队，仍然没放下手中的笔。
再后来，我参与创办了全国公开发
行的《老人世界》杂志和《警视窗》
公安月刊，成了一名警界编辑、记
者，并在 43 岁时，被河北省职改办
破格评定为正高级编审专业技术
职称。这是后话。

在我的印记中，惊蛰最动人的标志就
是春雷涌动。随着一声春雷，自然万物仿
佛听见了冲锋的号角，开始跃跃欲试，万物
舒服地伸个懒腰，开始萌动而勃发。惊蛰
是一个非常宏大而有气势的节气，似乎是
个象声词，似乎“轰隆隆”地响着，它以自己
的雷霆万钧之势，向自然宣布，春天来了，
万物都要勃发。

而在温暖的土地中，蛰伏的那些种子、
虫子，似乎还在温柔地做着长梦。而一声
惊蛰，让土层有了强烈的震撼，似乎打了一
个响鞭。于是那些睡梦中的生灵，被震得
一 个 哆 嗦 ，它 们 都 伸 长 了 耳 朵 ，聆 听 着 春
雷，聆听着春天的声音。无论土地是贫瘠
还是肥沃，这些小苗都喊叫着“我要长大，
我要长大”。它们争先恐后地拱出地面，于
是，它们触到了农家的新犁，看到了翠柳如
烟，听到了燕子轻鸣。这时节，蚯蚓是最悠
然自得的，它们在地下漫步，啃食着草木的
枯根，不过，惊雷和春雨也会让它们爬出地
面，一不小心，成了鸡群的美食。而泥土里
探出的新芽上，竟然爬着一个漂亮的小瓢
虫，红色的脑袋，黑色的身子，它探头探脑
的，自己的彩色衣裳以春天的翠绿为背景，
显得那么精致。这世界，居然有如此多的
美好。

很多时候，我总是想知道，春天究竟是
慢慢来临，还是突然有一天，你被一朵花开
惊醒，顿时感叹“春天来了”。那时你突然
发现了一朵迎春花开，那时你突然走在路
上，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突然后背就起
了汗，你会惊讶：“冬天去哪儿了？”前几日
还寒冷如冬，一两日竟然春风和煦、春和景
明，一切景物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自
然万物都以一种温柔的姿态，微微含笑地
问候着所有的人。

惊蛰时节，似乎桃花也在惊蛰的雷声
中，猛地一抖，抖出了一树繁花。它们把最
美的春姑娘的衣裳捧在手心，桃花满枝，引
得蜂蝶环绕。有人赶去赏桃花，似乎每个
人都醉在一片春光里。笑看花枝微颤，看
桃花妩媚生姿。人们喜欢在花树下泡一壶
花茶，悠然自得，似乎自己也融入春光里，
变成了一朵微微绽放的花朵。

惊蛰时，湖水早已开始春波荡漾，“春
江 水 暖 鸭 先 知”，几 只 野 鸭 早 已 轻 盈 地 游
在水面上。水鸟偶尔在湖心划开一痕，又
慢 慢 地 变 成 涟 漪 ，慢 慢 消 散 。 继 而 ，水 边
一 片 宁 静 ，只 见 得 芦 苇 轻 摇 。 在 山 地 上 ，
那些小狗尾巴草在春光里温柔地点头，似
乎 那 是 表 达 着 对 春 天 的 无 限 赞 美 。 喜 鹊
和 黄 鹂 被 雷 声 惊 动 ，扑 腾 着 翅 膀 ，婉 转 地
唱 着 歌 ，似 乎 在 唱 ：“ 春 天 来 了 ，喜 气 到
了。”

农民听到了惊蛰的雷声，仿佛是为他
们 设 下 的 春 耕 的 闹 铃 。 农 具 开 始 维 修 打
磨，拖拉机也准备就绪，大家摩拳擦掌，准
备新的春耕。在他们看来，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一切都蕴含在最美的春光中。

惊 蛰 时 的 春 雨 最 是 温 柔 ，“ 随 风 潜 入
夜，润物细无声。”它把自然万物滋润得青
翠，一切都是像新生的娃娃，嫩嫩的，有着
无限的希望和美好。

惊蛰，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惊
蛰时分，记得聆听自然万物的声音。你也
要听听内心中，那个在春光里，渴望勃发、
憧憬美好的声音……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
局）

妈妈和姐妹们出去旅游，中途还
不忘打来电话，让我记得回家给她养
的花浇水，并告诉我不同的花浇水的
量。我应承下来，下班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去给妈妈的花儿们补充水分。

妈妈是个爱花的人，她常挂在嘴
边 的 一 句 话 就 是 ：花 草 无 言 ，养 者 有
心。有心者事成，我总觉得自己缺少
了这养者有心的心意。每个人可能都
拥有一份养育的心，我之前也一时兴
起养过金鱼、养过花，选的都是别人口
中易活的品种，却总是忘记了换水、浇
水，导致死的死、蔫的蔫。所以每次养
的时候兴致勃勃，到最后却是兴致全
无。其实，再好养的花儿，也需要用心
去呵护。

王小波曾说：趣味是感觉这个世
界美好的前提。我认为，妈妈是将养
花 当 成 了 看 美 好 世 界 的 通 道 。 人 养
花，花亦养人。妈妈养花就像对待孩
子一样精心、细心、贴心。从选花种、
选土、选盆开始，一颗小小幼苗，在她
的呵护下，一天天成长。什么时间浇

水，一次浇多少，还是几天浇一次；何
时施肥，什么花喜阴，什么花喜阳，不
同的花有不同的养育之法。在这一点
上我十分佩服妈妈，有这么好的记忆
力。养花即养性，每种花草都有不同
的生存特点。只有真正拥有养花之心
的人，才能了解和掌握住它们的生活
习性，对每株花倾注深情，花儿才会以
美回报。

曾经的老房子，自带一个小小的
院子，妈妈也曾多次提到，当时之所以
买了这套房子，就是看中了那个小小
的院子。与别家不同，人家都喜欢种
些时令蔬菜，而妈妈则喜种花，也都是
常见好养的品种，月季花、灯笼花、太
阳花……侍弄着一院花开，可以感受
到四季的流转。置身花园小院时，整
颗心都感觉是飞扬着的。在这个不大
的小院，可以养狗种花、喝茶赏景，静
享着午后的美好时光，可以瞬间让人
觉得生活不该在别处，而是应该在满
院芬芳的小院中，连林林总总的不快
也可以消逝无踪了。

如今，我们早已搬离了那个小院，
妈 妈 将 室 内 能 利 用 的 空 间 都 利 用 上

了。阳台、客厅，都是妈妈大展身手的
地方。一次我正在上班，妈妈打来电
话，兴奋地告诉我，铁树开花了，这棵
铁树在家里养了三年多了，没想到竟
然开花了，确实是让人觉得欣喜。那
天去妈妈那吃饭，一进门看到厅里正
绽放的花朵时，瞬间整个人都好似从
一天的忙碌中解脱了出来。妈妈养的
富贵竹，花如其名，看上去雍容华贵，
叶片有着分明的纹路，碧绿碧绿的，像
无瑕的翡翠，摸上去很润滑，有规则地
依次往外伸展着，漂亮极了。我不禁
感慨妈妈的养花技术。“富贵竹对光照
的要求并不高，但在温度方面适合 18
到 24 摄氏度，富贵竹喜欢酸性的水，
要 是 自 来 水 的 话 需 要 晾 晒 三 四 天 左
右，才能用来浇花。你看这仙人掌圆
滚滚的，可爱吧，它相对好养些，喜光，
需要有充足的日照才能生长得更加旺
盛。仙人掌还可以净化空气，所以养
在室内，既可赏又可净化。铁树四季
常绿，有一定的耐旱能力，在浇水上不
能过于频繁，养起来也比较省心……”

当妈妈一一向我说出她的这些宝
贝的养法和特性时，我感觉有些记不

住。这也就应了那句话：爱一行钻一
行，如果不是真心喜爱，怎么也入不进
去。如此用心，又怎么可能种不好每
一盆花呢？我不禁感叹妈妈的厉害之
处了。妈妈的眼中泛出了泪花，轻声
说：“我没有你姥姥养花养得好，你姥
姥才是真正的爱花之人。”时光催人，
将最爱的人催走了，但那份爱却始终
萦绕在心底，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
姥姥在自家的院里种栀子花，洁白无
瑕 ，香 气 扑 鼻 ，整 个 院 子 被 花 香 包 围
着，离得很远就能闻到香气，我从小就
喜欢那片花海。姥姥还会将花瓣晒干
制成干花，用布包起来放在衣服中，让
衣服总是保持着芳香的气息，也会将
花做成书签。每次读书，边闻花香边
嗅墨香。在那么平凡的日子里，与花
儿相伴，这份静好与恬淡让我现在想
来更是怀念。

眼底繁花浑一体，室内芬芳惹人
醉。多么惬意的生活，独守一片空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亦是人生中的一件
乐事！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
河分局）

在 老 家 的 村 口 路 旁 ，
有一株古槐。从古树名木
的 保 护 牌 匾 上 看 ，它 已 历
经了两个甲子。

这 株 古 槐 生 长 的 地
方，原本是一所小学，附近
十里八村的孩子们都在这
里接受文化教育。随着学
校 合 并 ，孩 子 们 有 了 更 好
的 学 校 求 学 ，这 所 原 本 充
满生机和欢笑的校园也渐
渐 废 弃 ，只 剩 下 残 垣 断 壁
荒凉地圈围着这株孤零零
的古槐。

古 槐 的 生 长 姿 态 颇
为 奇 特 。 我 在 其 他 地 方
见 到 的 国 槐 都 是 身 躯 笔
直 的 ，而 这 棵 古 槐 远 远 看
去 ，却 像 一 位 疲 惫 倦 怠 的
侧 卧 憩 息 的 老 者 ，躯 干 近
乎 贴 着 地 面 倾 斜 着 。 它
那 粗 壮 的 主 干 和 地 面 的
夹 角 不 足 45 度 。 树 干 十
分 粗 壮 ，一 个 成 年 人 伸 开
双 臂 也 抱 不 过 来 的 ，虽 然
粗 壮 ，却 很 短 ，只 有 不 足
三 米 ，表 面 刻 满 了 一 道 道
饱 含 岁 月 侵 蚀 的 皱 纹 。
主 干 上 端 分 出 三 个 枝 杈 ，
各 个 分 枝 之 间 的 夹 角 均
匀 ，分 枝 的 粗 壮 程 度 相
近 。 两 侧 的 枝 杈 向 两 边
水 平 铺 叙 着 ，犹 如 人 的 两
只 胳 膊 一 样 ，左 侧 的 枝 杈
像 肘 关 节 一 样 在 地 面 支
撑 着 ；右 侧 枝 杈 努 力 地 向
上 奋 争 着 ，像 一 只 大 手 向
过 往 的 人 们 尽 情 挥 舞 着 、
述 说 着 。 整 体 看 去 ，它 的
身 姿 就 像 一 个 身 体 后 仰 、
头 部 抬 起 、两 臂 外 展 的 有
着深厚功底的武者。

古槐那简短的主干像
是 一 座 斜 拉 桥 ，更 像 是 一
只劈波斩浪的帆船。船身
上层层叠叠地嵌满了天真
的童趣。昔日这里还是一
座 学 校 的 时 候 ，每 到 课
间 ，或 是 放 学 之 后 ，这 株
古槐就成了孩子们天然的
游 乐 场 和 庇 护 所 ，学 生 们
围 着 它 追 逐 嬉 戏 ，在 它 那
平 滑 的 主 干 上 跑 上 跑 下 ，
每 当 累 了 、乏 了 ，就 在 它
的 阴 凉 下 休 息 一 会 儿 ，或
是在它那宽厚平整的躯干
上 小 憩 片 刻 ，它 仿 佛 也 乐
得 其 所 、沉 醉 其 中 ，像 一
个安详的老人一样敞开胸
怀 ，任 凭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孩
子 们 在 它 边 上 跑 来 跑 去 、
游戏打闹。

我的懵懂童年就是在
这 株 古 槐 的 荫 护 下 天 真
无 邪 地 度 过 的 ，那 时 的 古
槐 每 天 都 被 稚 嫩 的 欢 声

笑 语 裹 挟 着 。 那 时 它 的
左 侧 枝 杈 还 没 有 触 及 地
面 ，距 地 面 有 一 人 多 高 的
距 离 ，在 侧 枝 上 系 挂 着 一
个 钟 形 的 铁 铃 。 每 当 铃
声 响 过 ，嘹 亮 的 回 声 唤 醒
了 一 个 个 天 真 的 心 灵 ，送
走 了 一 茬 茬 人 活 泼 可 爱
的 童 年 。 在 那 节 奏 明 快 、
久 久 不 息 的 铃 声 和 琅 琅
读 书 声 的 浸 润 中 ，古 槐 也
生 长 得 枝 繁 叶 茂 、生 机 勃
勃。

这株古槐是家的显著
标识。时空的观念在它面
前 似 乎 已 苍 白 无 力 ，尽 管
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
沧 桑 ，它 的 主 干 依 旧 健
硕 ，枝 叶 依 然 繁 茂 ，还 像
是 在 幼 年 、少 年 抑 或 是 青
年 、中 年 那 般 茁 壮 。 春 日
里 ，它 溢 着 清 浅 的 醉 意 ；
夏 日 里 ，它 荫 翳 一 方 清
凉 ；秋 季 里 ，它 渐 染 金 黄 ，
零 落 怅 惘 ，令 人 依 恋 ；冬
日 中 ，它 傲 怼 雪 寒 ，沉 眠
静休，蓄养储能。

不 论 风 霜 雨 雪 ，还 是
酷 暑 严 寒 ，它 就 像 村 里 最
老的长者一样巍然矗立在
村头。看着每天都早出晚
归 、辛 苦 劳 作 的 乡 里 乡
亲 ；看 着 昔 日 的 顽 童 逐 渐
成 长 为“ 顶 梁 柱 ”，而 后 又
变 成 了 耄 耋 老 人 ；看 着 往
昔破旧不堪的古老村庄悄
然 发 生 翻 天 覆 地 的 巨 变 ，
目睹着如今人们大跨步地
建 设 着 自 己 的 美 丽 家 乡 ；
记述着村庄过去的凄苦沧
桑 ，守 望 着 乡 亲 们 信 心 满
满 地 建 设 美 好 未 来 的 期
许。

这株古槐是朴素的乡
亲 们 最 厚 重 的 精 神 寄 托 。
它 ，见 证 了 苦 难 峥 嵘 的 岁
月 ，守 护 着 安 谧 清 欢 的 时
光 ；见 证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生 生 不 息 ，守 护 着 新 老 更
替 而 不 屈 不 挠 、永 不 颓 败
的 顽 强 意 志 。 只 有 它 ，穿
越 了 时 空 的 促 狭 ，固 守 着
虽然历经斑驳沧桑却永不
褪 色 、永 葆 生 机 活 力 的 青
春。

我 每 次 回 家 ，在 它 身
旁 经 过 的 时 候 ，我 都 会 刻
意 地 多 看 它 几 眼 ，它 似 乎
也在时刻关注着每一个回
家 的 乡 民 。 看 到 它 ，我 就
仿佛看到了家乡那坚韧不
屈 、历 久 弥 坚 的 傲 骨 和 脊
梁 ，感 受 到 那 种 博 大 包 容
的 胸 怀 ，感 受 到 那 种 奋 进
不息的力量！

（作者单位：吴桥县公
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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